晋方言古支微（灰）韵同韵史*
乔全生
（山西大学方言研究中心  太原  030006）

提要  本文从唐宋以来山西籍作家的用韵以及方志所记支微同韵的实例入手，对晋方言古支微（灰）韵同韵的历史作了简述，认为晋方言中的支微（灰）韵同韵现象是唐以来该现象的传承。
关键词  晋方言  支微韵  同韵史
1  唐五代以来的使用情况
支微（灰）通押在隋唐之际尚不多见，隋代支微通押共有6例：荠止、霁未、咍灰微、咍微、咍灰之、海止尾通押各一例。（李荣1982）唐初的王梵志诗已有支微通押的现象。“稀衣飞非肥”通押，“气费味”通押，“欺离飞”通押。大多认为代表河南一带的方言，当属中原官话。至中晚唐才渐多。唐末变文蟹摄三四等齐祭费韵字已经普遍与止摄相押，一二等灰咍皆佳等韵与止摄互叶仅有五例。（周祖谟1988）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中支开三与微合三在《千字文》对音中部分字是细音[(]。
唐五代太原人唐彦谦诗文用韵中也可见到支微韵同韵，如：
五古《无题》二十7668叶：堤迟枝。 

五古《夏日访友》二十7679叶：翠邃吠处屣暑会鲙脆味趣醉去水。
五古《游南明山》二十7679叶：寺事聚趣里起嘴水宇语雨里伫煮契醑倚虑句汝屿去。
五古《宿田家》二十7679叶：履睡隶势碎踬匮醑醉跪泪弊治。
太原乔琳1例，如：《巴州化成县新移文宣王庙颂》四3615叶：萋之兹时。
唐末山西籍诗人近体诗已支微相叶。如：温庭筠七律《利舟南渡》十七6717叶：晖微归飞机。唐彦谦七绝《贺李昌时禁苑新命》二十7684叶：（闱）仪枝。作为中晚唐诗人，“近体诗支脂之为一部，微为一部；古体诗和文中，微与支脂之合用51次，约占支脂之微独用、同用总数451次的11.3%，故支脂之微合为一部。”（丁治民2000，11）
宋代以后，晋方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止蟹合三仍然保持与齐微韵相押，与皆来韵相押的用例较少。从宋金山西籍的作者中可以看出。
宋代王安中，山西阳曲县人，熙宁八年（1075）生，元符三年（1100）进士，绍兴四年（1134）卒。
七古《第二子赴河间，诗人皆作诗送行，读赵婿辞疆诗为次韵》二四15997叶：器会事。
词《词》968叶：缀旎水醉翠思泪。“旎思”为止开三，余为止合三。
  《玉蝴蝶·和梁才甫游园作》970叶：时差垂枝披迟旗吹池期熙。“垂吹”为止合三，余为止开三。
  《江神子·韦城道中寄李祖武翟淳老》971叶：溪垂嘶衣迷知期诗稀披。“垂”为止合三，余为止开三。
  《点绛唇》976叶：泪寄醉珮思翠字。“寄思字”为止开三，“珮”为蟹合一，余为蟹合三。
  《安阳好》974叶：飞依辉归稀衣。“辉”为止合三，余为止开三。
宋代米芾（1051-1107），太原人，其诗支微部与皆来相叶。如七古《龙图歌》十八12180叶：惠低漆意悴彼耳异坠泪侍碎。又五古《和林公岘山作》十八12272叶：里二地丽饵对类至袂得气伪易起。
宋代赵鼎，山西解州闻喜人，元丰八年（1085）生，崇宁五年（1106）进士，绍兴十七年（1147）卒。
词《减字木兰花》1223叶：翠意骑醉。“意骑”为止开三，余为止合三。
《贺圣朝·丙辰岁生日作》1228叶：媚气醴意醉。“醉”为止合三，“醴”为蟹开四，余为止开三。
《鹧鸪天·建康上元作》1225叶：移枝时辉飞衣。“辉飞”为止合三，余为止开三。
金代段成已，河东（今山西稷山县）人，段克已之弟，生于承安四年（1199）。
词《满江红》147叶：袂悴泪醉累寄气计意。。显示今汾河片方言十三世纪止蟹通押。
金末元好问诗中反映这一现象。如：杂古《游泰山》四73叶：台哉阶垓谐材苔哀涯回杯雷来霾堆怀鞋开巍莱。五古《观浙江涨》四12叶：败会隘噫派碍态坏背对介怪礚大溃怀再。
今山西方言反映止蟹通押的主要是晋南汾河片与晋中并州片方言，今晋北方言已无此现象，有意思的是金代晋北人的词作中也不反映该现象。如：金代高道宽，怀仁（今山西怀仁县）人，生于明昌六年（1195）。词《苏暮遮》1194叶：外坠睡会日瑞醉昧。
元曲中，山西籍石君宝的《秋胡戏妻》还是通押的。如：《正宫端正好》546唱词叶：妻体睡。《滚绣毬》548叶：鸡飞配食起夕米衣饥迟。《醉太平》548叶：食席搥皮济随的。
山西太原籍作家李寿卿的《度柳翠》也是通押的。如：《中吕粉蝶儿》1345叶：回意泥气催力。《醉春风》1345叶：水移几世。《乾荷叶》1346叶：的飞势偎俐机意。《尧民歌》1348叶：西归随西知翠会。
明末清初太原傅山的诗中支微韵与齐祭韵也是叶韵的。如卷三《庚子诗三首》叶：瘁憩缀媚醉睡。
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临晋县志》记载：“‘飞’读如‘希’，不出微韵。”
1917年修纂的《临县志》卷十三《风土方言》也记载：“鸟飞曰希。”今临县话读[((]。
1920年修纂的《虞乡县志》卷之四《方言略》记载：水读作缶，来读作厘，飞读作希，喂读作与。“水”是止摄合口三等旨韵字，“来”是蟹摄开口一等咍韵字，“飞”是止摄合口三等微韵字，“喂”是止摄合口三等寘韵字。
运城、临猗一带称麻雀为“[((]虫”，即为“飞虫”。其他词，“肥费妃”读[((]。洪洞、临汾亦然。1923年修纂的《襄陵县志》卷八《方言》记载：“雀谓之宿娃子”，“宿”在襄陵方言读[((]音，本读应为“飞娃子”，“飞”本读[((]，读[((]是受后面“娃[((]”圆唇同化的影响。
1929年修纂的《新绛县志》卷一《方言略》用注音字母记载：止摄开口三等明母字读[(]韵母。如：眉嵋楣媚。
2  现代晋方言使用情况
晋中并州片地方戏《中路梆子·打金枝》21叶：罪依你非的跪仪。
今晋方言并州片太原等地及汾河片方言将纬、喂、围、尉、苇诸字白读均读为[(]，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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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石地名“苇沟”读[(( ((((]。平遥读“髓喂苇蔚”为[(]韵母。
今晋方言保留的无疑是唐西北方音：止蟹合口三四等读细音。且由于韵母读细音，舌根声母[(]多颚化为[((]。
今中原官话汾河片方言“飞肥费”的韵母读[(]，与“稀衣气欺离”同韵。保留了止蟹合口三等读齐韵的特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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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音中止摄脂之支微简直没有多大区别，对音为、i，与蟹摄三四等很相近。（张清常1963）上表中汾河片方言正反映的是天城梵书的特点。
中原官话汾河片稷山话今口语读“虽”为[((]，今晋方言多数方言点蟹止两摄的精系还保留撮口呼。如蟹摄：脆 *(((((((( →((((，岁*((((((→((，止摄：嘴 *((((((→(((，随 *(((((→((。
此外，臻通两摄的合口三等精系一部分和来母一部分还保留撮口呼。如臻摄：遵 *(((((((( → ((((，笋 *(((((((→(((，伦轮 *(((((((→(((。通摄：龙 *((((→((((，入声：肃宿 *(((((→((，俗 *((((((→((，绿 *((((((→((，足 *(((((((→(((。
这种方音现象与吴方言苏州话文白异读中的白读音类似。丁邦新先生举例并作分析：（2002）文言读舌根音，白话读舌面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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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琨先生（1992b）早就注意到这些字的特殊性，他认为所以会有两读是因为中古韵母经过一个[*(( ( *((]的调换。并指出除吴方言之外，还有徽州方言、山西方言和闽北若干方言都有类似现象。“不过在这里对演变问题可以作一点推测，这几个字都是止摄三等的合口字，分属脂微各韵，如果切韵时代北方话是[(((]一类的音，北方大致保留这个读法，见系声母也不变；另一个方言则由 ((( ( (( ( (，见系声母则由舌根音变为舌面音，有可能成为苏州白话音的来源。这些字在方言中颇有念[(((][((]的例子，不一定要用换位来解释。”（丁邦新2002）这个解释是恰当的。但丁先生没有确指苏州白话音的这“另一个方言”源于何处。从山西方言看，与唐五代时的西北方音是一致的，苏州话的白话音也应该说来源于南朝前的西北地区的方音。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上记载：“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1983，36）“因金人大举入侵而南下避难的西北人号称‘遍满’江南，带来西北口音当属情理之中，”（刘晓南1999，163）只是今吴方言保留着浊音，山西方言已经清化。
纵向看，晋方言从唐五代西北方音和唐末山西籍文士用韵一直到现代都保持止蟹摄读细音的特点，横向看，晋方言南部、中部、西部保守地区都保留了这一特点。东南部和北部与北方官话接近。从南至北保留此特点呈递减状。古沙州一带的方音在今敦煌一带反而无存。
3  古齐微韵与皆来韵相叶
在早期的晋方言中齐微韵与皆来是相叶的。
皆来韵的“来”入不入齐微韵，晋南籍郑光祖的《三战吕布》第三折《中吕·耍孩儿》中有一例：韵脚字为：来嘴里疾祟敌。杜海涛在谈到“来”字是否入韵时说到：“‘来’皆来韵字。郑曲用《中吕·耍孩儿》7支，其中5支首句入韵，《元曲选》中另有同牌曲子36支，全部首句入韵。然《耍孩儿》曲常为9句，唯本曲8句，且曲律似有不同，故此‘来’字是否入韵，不易肯定。”（2001）其实，利用晋方言，是可以确定的。晋中并州片、晋西吕梁片、晋南汾河片有的方言点至今还读“来”为[(((]，吕梁片陕西清涧话“来”读[(((]，“孩”读[(((]，“每”读[(((]。（刘勋宁1994）“来孩”均为皆来韵。光绪十年（1884）刊本《山西通志》：“霍山以北，‘来’读为‘釐’，‘飞’读为‘希’。”1920年修纂的《虞乡县志》卷之四《方言略》记载：“来”读作“厘”。康熙二十五年（1760）《赵城县志》记载：“来”曰“釐”，“飞”曰“希”。皆来韵的“来”读同齐微韵。如果联系宋代福建文士的诗文用韵，这个问题就会看得更加清楚。福建文士诗文中“来”字6次押支微部。如：蔡襄《哀词·又》第1韵段叶：知时知来知持悲宜知。王迈七律《婺州赵尚书立夫二首》之二叶：时知斯眉来。陈藻七绝《田家妇》叶：来妻泥。“来”字在现代闽方言、吴方言一些方言点的白读中还读[(((]。（刘晓南1999）与晋南话相同。现将闽方言、吴方言与晋南话“来”的读音比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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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早期上述方言的“来”字应是同韵的。早期山西方言里止蟹合三、齐微、皆来也应该是同韵的。
来，《广韵》落哀切，《集韵》增收之韵陵之切。宋人已有记述，如俞文豹《吹剑录》：“来，音离。”
刘晓南先生在《宋代闽音考》中论及到宋代福建文士用韵的3种很突出的押韵现象，“通语韵系不能解释，现代闽方言亦不能印证。但却能从现代吴方言找到对应。参以宋代吴语区文士用韵及笔记，大致可以断定它们是由吴语影响而产生的。”（1999，216）其中一种是止摄合口字押入皆来部。举到“止摄合口字成批押入皆来部，诗词文共有18例，这又是福建文士用韵的一大特色。”（同上，218）如李纲《续远游赋》第3韵段“莱来随怀”等。 从18例止摄合口字看，通押皆来部，今闽北、闽中、闽东均不能印证。闽北话止摄合口今读[(]韵，但均不可叶皆来韵[((/((]。查现代吴方言代表点还能相叶。如苏州话：围巍 = 怀回 [((((] 等。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依丁邦新先生对文白异读的分析，“围巍”读[((((]是文读音，读[(]韵母是白话音。吴方言的止摄合口见系字（如“亏龟柜归围”）在大部分地区如苏州、无锡、上海、温州白读为[(]。（侯精一1999，26；钱乃荣1992，张琨1992a）文读音一般是后起的，后起的音恐怕不好反映早期的读音。如果拿苏州话的止合三白读音[(]与苏州话的皆来韵白读音[((]相比，还是得不到印证。有一点是相同的，闽方言吴方言止合三均读[(]韵母，但均不可叶皆来韵。从这一点上看，今苏州话与福建话一样，皆来韵业已发生变化 。没有留下与止合三相叶的痕迹。然而，宋代福建文士止合三与皆来韵相叶可在晋方言中得到印证。
查今晋方言，止合三的白读字与皆来韵的白读字是相叶的。止合三白读为：非组读[(]，其他组读[(]；皆来韵白读尽管没有止合三的白读字那么多，但还是留下了白读为[(]的痕迹，即：读“来”为[(]。宋以前皆来韵读[(]的字数一定比现在多得多。
联系宋代闽方言与今吴方言、晋方言的读音情况，似可得出这样一种看法：这三个点甚至宋代的山东、江西（刘晓南1999，219）的同类现象同出一源。均来自南朝建炎前的西北方音，山西方音是留守下来的最后的残破据点，而南方诸方音是西北流民向南迁移过程中逐渐留下的痕迹，福建的中北部是最后的集中落点。
4  古支微与鱼模同韵史
今晋方言遇摄合口三等精泥组、见系字读撮口呼[(]韵母，蟹摄祭、齐韵合口、止摄支微韵合口精泥组部分字的白读读同遇摄撮口呼。支微与鱼模同韵只是支微韵的部分字音混同，不涉及整个韵部相并。通过今部分字音相同可窥见其历史上的同韵情况。晋方言止蟹合口部分字读[(]韵已列如上表。
今晋方言支微与鱼模同韵的主流读音，辖字较多；还有两种非主流读音，将个别字分别读[(((]和[(]。
晋方言支鱼通押不象其他现象那样大面积保留，它还残留在部分点的常用词中。并州片：驴（遇合三平鱼来），平遥读[((((13]，和顺读[((((22]；吕梁片临县读[((((44]，与支微读[(((]同韵。保留这种读音的可能不止三个点。“驴”是山西农家不可缺少的、很普遍的牲畜，越是常用词越易沿用旧读。临县话的鱼模部的“驴” 读[(((]韵母，与支微部的“齐西”读[((]韵母，晋南汾河片“起”读[((]韵母是同韵的。遇摄的“吕”作为姓，在晋方言并州片9个方言点读[(((((]，止摄的“梨”在这9个点读[((((]，支鱼同韵。如：       

	
	平遥
	孝义
	介休
	榆社
	阳泉
	平定
	昔阳
	和顺
	左权
	武乡

	吕（遇摄）
	(((((
	(((((
	(((((
	(((((
	(((((
	(((((
	(((((
	(((((
	(((((
	(((((

	梨（止摄）
	
	((((
	((((
	((((
	((((
	((((
	((((
	((((
	
	((((


今晋南汾河片还有读遇摄为[(]韵的残留，如临汾、洪洞一带读“去”为[(((((]，“与”为[((]，上党片高平方言：“驴”读[(((]，“鱼”读[((]，这些鱼模韵字都与支微韵“梨”读[(]韵母相同。结合今晋方言读音，看山西古文献记载，支微与鱼模同韵也可能有三种读音形式。一是读[(]音，二是读[(((]音，三是读[(]音。
（1）  读[(]音或[(((]音
二百余年前记载晋方言并州片的《杂字》止蟹合口字与遇摄字互注：如：岁叙，碎岁，遂叙，醉最， 聚醉，罪醉，虑泪。
这些字在今并州片有的点读[(]韵母，有的点读[(((]韵母。所以潘家懿（1996）认为“当时可能读合口韵[((]，也可能读撮口韵[(]，总之是不分的。”我们认为不分是对的，但不可能读[((]，很可能读[(]。理由有二：一是今方言中凡读上述灰止遇的字白读均读[(]，不读[((]；二是今方言中灰韵的字可能读[((]（文读），也可能读[(]（白读），但遇摄的字只读[(]，不读[((]，如果拿遇摄字注灰止韵字，灰止韵字也只能读[(]。
五十年代编辑的地方戏《中路梆子》中也能观察到晋中并州片方言百余年前的读音情况。如：
《打金枝》4唱词叶：起欺气黑去低碎的。6叶：媳器屈气回。7叶：气非去依。25叶：的美欺去陪语闱。“碎回罪陪”蟹合一，“非跪闱”止合三，“美”止开三，均读细音[(、(]韵母 ；“黑媳”入声舒化后，又读细音[(]韵母；余读为细音[(]、[(]。韵脚字均读细音[(]、[(]韵母。
这种现象最早可追溯到唐五代西北方音，一直到宋金山西籍文士诗词用韵、清代县志均有零星反映。
这种同韵现象还可追溯到唐五代西北方音。《变文》中《王陵变文》：“王陵须（虽）是汉将，住在绥州茶陵村”。又《降魔变文》：“圆须即好，葱蒜极多”，“圆虽即好，林木芙疏”。“须”与“虽”异文。又《燕子赋》：“梧桐树须大，里空虚；井水须深，里无鱼。”此两处“须”当为“虽”。别字异文还有：以诛代追、以疑代鱼、以诸代之等。（邵荣芬1963）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所列《开蒙要训》注音本列有虞韵与止摄合口三等相注的例子。如下表：                                                   

	  类型
	本文
	韵母
	注音
	韵母
	类型
	本文
	韵母
	注音
	韵母

	虞支互注

	盂
	虞
	为
	支
	以虞注脂

	柜
	至
	具
	遇

	
	騟
	虞
	为
	支
	
	荽
	脂
	须
	虞

	
	髓
	纸
	须
	虞
	
	骓
	脂
	朱
	虞

	
	伪
	寘
	遇
	遇
	以微注虞
	氍
	虞
	鬼
	尾


据丁治民统计，唐五代西北地区支鱼混用的次数如下：敦煌别字异文110次，敦煌变文3次，西北梵汉对音25次。足见唐五代西北方音混用情况。那么晋人诗词用韵反映出这一方音现象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丁治民在《北京地区辽宋金用韵考》中谈到，支微韵与鱼模韵互叶，在唐五代北京地区诗文中已见其例，但只见于唐彦谦（山西太原人）一人的韵文中；支鱼通押这一方音现象，在唐五代只见于今山西地区。（2001，又2000）唐彦谦共有6例。如：
七古《采桑女》二十7680叶：蚁嘴女雨。又叶：时迟胥丝。
七古《咏葡萄》二十7680叶：栩雨起。
五古《夏日访友》二十7679叶：翠邃吠处屣暑会鲙脆味趣醉去水。
五古《游南明山》二十7679叶：寺事聚趣里起嘴水宇语雨里伫煮契醑倚虑句汝屿去。
五古《宿田家》二十7679叶：履睡隶势碎踬匮醑醉跪泪弊治。
唐末陇西成纪人李匡乂（生卒不详）《资暇集》卷下记载：“代呼驴为卫，于文字未见。”支鱼同韵。代州曾一度隶属太原，今方音亦近。今忻州一带的方言“驴、卫”已不同韵。不过，今上党片的高平一带“驴鱼”同韵，今曲沃一带“卫玉鱼”同韵，平陆、万荣、河津“驴喂玉鱼”同韵。系联起来，唐时山西呼驴为卫的面可能是比较大的，包括晋北、晋中、晋东南、晋南大部分地区。
宋代中山阳曲人（今太原阳曲）王安中（1076-1134）也有1例。如：五古《试院对日》二四15987叶：起溪驭委绮履水。
（2） [(]音或[(]音
康熙五年（1666）序刊本《沃史·方言》记载：卫为玉。乾隆二十三年（1759年）修《新修曲沃县志》又记载：卫为玉。“玉”本是入声字，但汾河片入声字早在宋西夏时代同西北方音一样转入舒声，“玉”转入遇摄读[(]，今曲沃方音亦然。以玉注卫，说明“卫”亦读[(]。这个记载已近三百四十年。
丁治民（2002）考察金末道士侯善渊的诗词用韵后，发现支微韵与鱼模韵互押11例，其中支微韵押入鱼模韵2次，鱼模韵押入支微韵9次。如：《酹江月》520叶：许系替翳计缀致桂。《夜行船》539叶：理主雨语委水。《七绝》287（数字为《全金诗》第二册页码，下同）叶：期机闾。《七绝》308叶：夷机拘。两部相叶，在同时代晋南籍作家韵文中也有。如：万荣人刘志渊的《大江东去》573叶：气瑞雨水体地系死。稷山人段克已的《满江红》138叶：味稚趣矣事累致翠记。又《蝶恋花》140叶：未蕊地趣系味意置。多个作者，多首诗词中相押，看来不是偶然的。这一现象应该是当时晋南话的反映，今晋南汾河片方言还有残留，临汾、洪洞一片读“去”为[(((((]，“与”为[((]，在晋方言区上党片也只有残留形式。如高平方言：“驴”读[(((]，“鱼”读[((]，这些鱼模韵字都与支微韵相叶。
支微韵与鱼模韵互叶，在今晋方言中表现为两种语音：一是支微韵的合口字读[(]、[(]细音，与鱼模同韵；二是鱼模韵的字读[(((]韵母，与支微同韵。唐宋时期的支微韵与鱼模韵互叶参照唐五代对音材料应是细音。后来的金人诗词用例也当如是观。
以今溯古，几乎在每个时代均能发现支微与鱼模通押的用例。
据刘晓南先生（1999）研究，支鱼通押早在《诗经》用韵中就有。如：《大雅·常武》一章：士祖父。“士”为之部，余为鱼部。这个特点却在晋方言中不同程度地保留下来，说明晋方言中的支鱼同韵是非常古老的。而古代沙州所在地今敦煌方音早已不存。

从唐宋以来山西籍作家的用韵以及方志所记支微（鱼）同韵的实例可以看出，晋方言中的支微（鱼）韵同韵现象是唐五代以来该现象的传承。
王军虎(2004）研究了现代晋陕甘方言中“支微入鱼”现象，也把这种现象追溯到唐五代西北方音。刘勋宁(2005）则在此基础上提出：“支微入鱼”现象是历史上中原官话曾经存在过的一个历史层次。他说：“从西北的晋陕甘到东南的吴语，就地理分布来说，是十分广大的。王文已经指出，吴语、闽语、江淮官话、徽语和老湘语都有‘支微入鱼’的现象；王文还补充了西南官话的成都话和赣语的萍乡话的例子。就此看来‘支微入鱼’几乎遍及汉语各大方言，我们无法认为这只是偏居一隅的方言现象。更合适的看法是，这是以中原官话为标准语的汉语中曾经存在过的一个语音层次，曾经影响了很多方言的读音，只是在后来的汉语标准语由中原官话向北方官话转移中逐渐消退了。”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历史上的支鱼同韵读什么音值?如何发生音变？若从今晋方言读音情况看，历史上的演变情况要复杂得多。此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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